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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對他微笑道： 「你剛才搶身出去救
人，可見你的心地還不錯，所以我才饒了你
一命！祇跟你開開玩笑……」

金蒲孤十分難堪，忍不住叫道；
「胡說！假如我不用皮人先試探一下，

豈不是著了你的暗算，這還能說是開玩笑…
」

少女格格地笑起來道：
「假如你不用皮人，我下手是自然會有

分寸，絕不會傷到你的，像剛才一樣，我要
殺你易如反掌，然而我祇削你頭上的金環，
叫你知道一下厲害……」

金蒲孤低下了頭，臉上又浮起一層愧
色，這女孩子的話說得一點都不錯，她能削
斷自己頭上的金環而不涉及一根頭髮，足見
她出手時功力之沉穩，換句話說，她要殺死
自己的確是輕而易舉的事，恐怕還比斷環簡
單一點。

想到自己從離師出道江湖以來，箭誅十
六凶人，青蓮山莊上視天下英雄如無物，即
使碰到劉素客那等高明的對手，也是無往不
利，可是今天卻在一個女孩子前面丟了這麼
大的人，

想起來雖然寒心，而那種屈辱的心情，
卻比死更難過，因此他用手將亂髮朝後一
挽，厲聲道： 「你是什麼人？」

少女微笑道： 「你聽了半天，怎麼還不

知道我是崇明散人的孫女兒？」
金蒲孤又被她難住了，他自然知道這少

女是崇明散人的孫女兒，剛才那句話也是情
急之下冒出來的。

可是少女笑笑又道：
「不過我還是應該把自己的姓名告訴

你，我姓黃，單名一個鶯字，我爺爺給我取
了一個外號叫 『百囀玉女』，你懂得這個外
號的意思嗎？」

處於此時此地。金蒲孤實在沒有精神跟
她閒聊天，因此他冷冷地道： 「我不懂！」

黃駕卻等不及地說下去道：
「難怪你不懂！不過你祇要多用心思想

一想，就會明白了……」
金蒲孤淡淡地道： 「我不需要明白！」
黃駕很不高興地道：
「你這個人真不識好歹，我對你那麼客

氣，你卻處處掃我的興，要不是為了我太寂
寞，急於想找個人談談話，我就一刀殺了你
……」

金蒲孤眉頭一挑，正想發作。
南海漁人卻對他一示眼色，含笑對黃駕

道：
「小姑娘，我對你的外號倒是很感興

趣，你不妨說說看。」
黃駕用自一瞟金蒲孤道：
「我住在這裡寂寞死了，那麼大的一片

水晶宮，就祇有我跟爺爺兩個人……」
南海漁人連忙道： 「你不是還有一個弟

弟嗎？」
黃騖得意地一笑道；
「那是我假造出來的，因為我太寂寞，

所以才做了一個皮人，當作我的弟弟，沒事
的時候叫它陪我玩，跟我談天……」

南海漁人微異道： 「皮人也會講話？」
黃營笑道： 「當然不會，不過我可以代

他講話。」
南海漁人怔了一怔道： 「原來剛才是你

一個人在講話，你可學得真像……」
黃鶯更高興的道： 「我不但可以學兩個

人的聲音，而且還可以學任何人的聲音，我
還學我爺爺講話的口氣，你們沒有聽出來
吧！」

金蒲孤也不禁驚異了，原來剛才男女老
少三個人的聲音，俱出於她一人之口，維妙
維肖，這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本事，卻足
可見出這個女孩子的聰慧不凡！

黃騖笑著道：
「我不但學人講話，還學會任何聲音，

你們在山下聽見我跟那假想的弟弟吵架，打
架，不會想到上面祇有一個人吧！」

南海漁人一歎道： 「豈祇想不到，到現
在我還真有點不相信呢！」

一語方畢，背後突然傳來一個蒼勁的聲
音道： 「老傢伙！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著
呢！」

南海漁人與金蒲孤悚然回顧，卻不見半
個人影，而黃騖早已格格地大笑起來，南海
漁人回頭怔然道： 「剛才是你在講話？」

（九十八）

「嗯，希望你能這麼做，這裡一共有十五
張，一張都不能少！」

智子先看過每一張方相紙，然後說： 「嗯，
我想一個鐘頭就可以完成，過一會兒我拿給你。
」

「拜託你了。」
晚飯後，太陽依然高掛在天上。金田一耕助

出去散步，大約一個多鐘頭返回來時，智子已經
在飯廳等他了。

「織完了？」
「是的。」

智子把散在她膝蓋四週一塊一塊的編織物整
理好。

「因為你沒有指定顏色，所以我都用了灰色
的毛線。」

「沒關係，顏色不重要。」
金田一耕助仔細地把織好的編織物一塊一塊

地放在手上。
「如果不織大一點的話，是不容易看出什麼

圖案的，而且，金田一先生……」
「嗯？」
「這一張上面寫的符號，怎麼也織不出圖

案。我想這一定有問題。」
「啊！是嗎？」

金田一耕助掏出夾在筆記本裡的鉛筆，在那
張符號紙上畫了三個圈。

「金田一先生，我知道這是神尾老師寫的符
號。這麼說來，這件事還沒有結束啊？」

「不，智子小姐，這件事已經結束了。」
「可是，可是，金田一先生！」

智子喘著氣說道：
「我怎麼也不相信老師臨死前說的話。老師她不是那種人！

我跟她朝夕相處十八年，不，我是她一手帶大的，所以我比誰都
瞭解她。金田一先生，老師是位氣質高雅的女士……」

智子大大的眼眸中，狡籟地流下滾滾熱淚。這是智子第一回
對這次事件表達自己的看法。

金田一耕助溫柔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說道：
「智子小姐，你這麼信任神尾老師，相信她若地下有知的

話，也會感到欣慰的。但是這件事就藏在你心裡吧！千萬別告訴
別人。」

「金田一先生，那麼真正的兇手是……」
金田一耕助對流著眼淚的智子微微一笑。
「智子小姐，我不記得曾經答應過你要抓出真兇哦！我這次

來，祇是為了幫你證明你母親是無辜的。如今我已經履行了承
諾，所以也希望你能感到心滿意足。

「我要再告訴你一句話：所有的事件都結束了，你應該盡快
忘記這一切，開始新的人生。」

聰明的智子或許已經從這些話中明白了什麼，她放聲大哭起
來。

金田一耕助看到智子劇烈抖動的雙肩，也不禁心生同情。他
拍了拍智子的肩膀，收拾好十四塊編織物和十五張方格紙，回到
自己的房間。

金田一耕助坐在書桌前，盡量放鬆一下心情，然後從口袋裡
掏出筆記本，比較著神尾秀子寄給他的那張紙片，特別是那張畫
了三個圈的、不能編織的編織符號。
事實上，金田一耕助想要的並不是那十四塊編織好的圖案，而是
這一張不能編織的符號。（一四四）

夫人道： 「這個在我。」宣爺說罷，起身即去更衣，命家人
打轎伺候。公子此刻方才改憂為喜，送了乃尊上轎，回他書房靜
候好音不表。

且言宣爺轎到裴府，下轎，早有門公通報進去。少頃，裴爺
出迎。迎到內廳，兩下見禮，分賓坐定，家丁送茶。茶畢，裴爺
道： 「宣年兄在府納福，今日甚風吹到寒舍？有何見諭？」宣爺
道： 「小弟有一件不得已之事，特來負荊的。」裴爺道： 「年兄
未曾得罪小弟，何出此言？」宣爺道： 「前因年兄托柯捨親代小
兒為媒，小兒堅守寶珠，是以得罪年兄。今日聞得寶珠是年兄救
回，癡兒欲仗年兄成全此事，愚父子感恩非淺。今日小弟一來代
小兒請罪，二來面求年兄倚允。」裴爺笑道： 「年兄今日來遲
了，小弟已將寶珠許與蔣相之子了。年兄莫怪。」宣爺大吃一驚
道： 「怎麼年兄與奸相聯起姻來了？」裴爺道： 「年兄嫌小弟家
道寒儉，不肯俯允這頭親事，小弟祇好仰扳相府，將來做個靠山
罷。」宣爺被裴爺說得滿面通紅，無言可答。裴爺又道： 「年兄
莫怪我說。非是小弟不欲成就令郎的姻緣，我之設法救了寶珠，
為的何來？所以詭說我女，怕的柯老知道，又起風波。就是托他
為媒，亦為後日地步。年兄不允親倒也罷了，祇可恨你家令郎過
於無知，竟當面敢寫下絕據，與我為憑，再不懊悔、向我求親。
這是與寶珠恩斷義絕。小弟怕誤了寶珠的好逑，所以另許蔣門。
年兄今日到此，挽回無及了。」宣爺被裴爺說得渾身冰冷，忽想
起裴公子的詩句上之意，寶珠並未另許他人，分明叫我兒子服
罪，求他乃尊。裴公之言，不可盡信。想了一會，叫聲： 「裴年
兄！你這些話還有些欺我。」裴爺道： 「小弟生平不曾欺過朋
友，句句皆是實言，有何欺年兄之處？」宣爺將裴公子的詩句取
出，遞與裴爺，道： 「這是令郎的詩句，分明寫的寶珠仍待癡
兒，不過要他服罪求親之意。今日年兄又說寶珠另許蔣門，豈不
是欺小弟麼！」裴爺接過他兒子的詩句一看，又轉口道： 「就是
寶珠不曾另許蔣門，無奈你的令郎寫的絕據太狠些。」

宣爺道： 「可借絕據一觀？」裴爺取來與宣爺，看了一會
道： 「好大膽畜生！這等無知狂言，怪不得年兄動氣。總是小弟
陪罪。」說著，離坐連連作揖。裴爺一把拉住道： 「年兄不要如
此，快請坐了好說話的。」宣爺依言坐定，裴爺便把不允親之
後，為你令郎用一番委曲成全之計，才能引人入勝的話說了。

（四十七）

「如果不是鬼，那你是什麼東東啊？」歐
嘉芝仔細地打量著這個被她從L.A.帶回來
的不知名物體。

「你可以摸看看，我有心跳。」他湊
近她，獻出自己的胸膛。

「不要！」她不敢，萬一摸了沒心跳
怎麼辦？

「喂！你不是那麼膽小的人吧？」他
故意用話激她。看她跟他說了這麼久的話
也沒昏倒，也算是夠大膽的了。

一般人搞不好早就口吐白沫昏倒了。
「摸就摸，Who 怕 Who！」歐嘉芝

果然受不了被人激。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長氣，緩緩伸出顫

抖的手，一邊在心裡默念佛號，雖然她平
日沒拜拜，但仍盼望觀世音菩薩能不計前
嫌地保佑她。

當她的手指輕觸到他的胸膛時，發現
他真的有體溫。

於是她膽子放大了些，把手掌完全貼
在他心臟的位置，咦，真的有心跳耶！

「呃——好吧，我相信你不是鬼了。
」她收回手，沒忽略剛剛在感覺這傢伙心
臟跳動的同時，還摸到他衣服底下的有料
身材。

哇塞，他的胸肌還真結實耶！
「你在想什麼？」看她的臉色由蒼白

漸漸轉成微紅，他好奇地問她。
被他這麼一問，歐嘉芝趕緊回復清

醒。
「嗯——我在想、想問你還記得什

麼？」
她的問題讓他陷入一陣沉思。
「我祇記得好像有人叫我 Gordon。

」殘留的記憶中，似乎有個外國人曾叫過
他這個名字。

「Gordon？」嗯，老實說，這名字
不賴，聽起來很像是某某企業家的名字。

對了，如果他是被她從 L.A.帶回來
的，那他是從什麼時候就開始在屋子裡

的？
該 不 會 ？ 該 不 會

……歐嘉芝的臉色從微
紅突然變爆紅。

「呃 —— 這 位
Gordon 先生，請問一
下，你是從什麼時候就
『待』在我的屋子裡

了？」
呵！她終於想到要

問這個問題了。
他挑起濃眉，靠近

她一些，咧嘴一笑，
「大約是從你下午進門

開始脫衣、穿衣時，我
就 『待』在這裡了。」

在他不知死活的說
出答案之後，歐嘉芝幾
乎是用盡她此生最大的
力氣，狠狠地賞了他一
拳。

「沒想到你看起來這麼瘦，拳頭卻這
麼有力。」Gordon 乖乖地拿了袋冰塊在
痛處冰敷著。

「活該！」
剛從浴室洗完澡出來的歐嘉芝冷哼了

一聲。不過剛剛揮出的那拳，讓她的手指
關節到現在都還隱隱作痛。

坐在沙發上，她拿了條毛巾擦著濕
髮。

睡了一個下午，再洗了個熱水澡，她
從 L.A.帶回來的感冒病毒總算有點撤兵
了。輕咳了幾聲，喉嚨還有點搔癢。

「喏，你的玫瑰花茶。」他將泡好的
花茶奉上，接下來的日子他要叨擾人家，
做好巴結的工作是應該的。

歐嘉芝挑了挑眉，哼，算他夠識相。
接過茶杯，唇才剛沾上杯緣，她便停下動
作，直直地看向他。 （七）

她們吃驚，那大漢一見到了她們，也是陡地
一震，看得出，剎那之間，他現出了驚訝至極的
神情，聲音乾澀無比，說的話，良辰美景當時還
不是很聽得明白： 「怎麼多了一個出來。嘿，從
來沒有人知道你有姐妹。」

這大漢的話，其實不難明白，他像是認識良
辰美景中的一個，所以才這樣講。

良辰美景立時互望了一眼，她們不必說話，
就知道自己決不認識這個大漢。

而接下來，那大漢的言行更怪。他長歎一
聲，神情十分苦痛地搖了搖頭，歎息聲中，更中
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悲痛，大有英雄末路的蒼涼之
感——

接著他道： 「一個也好，兩個也好，來吧，
我等你很久了。」他伸手在自己脖子上用力一
拍： 「這顆腦袋，合該由你來砍——

良辰美景面面相覷，剛才她們隨口說了一句
「有人要砍你腦袋」，那自然祇是一句氣話，可

是她卻信口胡說，聽的人竟當了真，這真是從哪
裡說起！

一時之間，她們卻不知如何才好，而那大漢
說完之後，緊閉著眼睛，一副引頸就戮的痛苦神
情，更看得良辰美景啼笑皆非。

這樣，約莫僵持了半分鐘，那大漢才又長歎
了一聲： 「怎麼還不下手，昔年交情，早已一筆
鉤銷，你替夫報仇，天公地道。」

良辰美景聽了，心中更是一疊聲叫苦，那大
漢說得如此認真，她們這時，又想到費力醫生研
究的原來是精神病。這大漢一定是瘋子，祇有瘋
子才會這樣胡言亂語。

像那樣的大抽屜，至少有一百來個，若是每
個抽屜中都躺著一個瘋子，而那麼多瘋子又全都
走了出來胡言亂語，雖然不怕，也夠麻煩的
了。

兩人想到這裡，更是啼笑不得，齊聲道：
「你亂七八糟在胡說什麼？」

那大漢發出了兩下十分無可奈何，聽來很悲
壯的笑聲： 「是，我是在胡說，哈哈，天公地
道，我什麼時候講過天地、公道這種話來？」

良辰美景沒好氣： 「誰理會你說過什麼？
」

她們這樣說的時候，又互望了一眼，她們的
心思自然是一樣的，那大漢看來離不開抽屜——
這種情形，十分怪異。但如果那大漢是瘋子，精
神病患者常被束縛、拘禁那就十分平常。

這時她們想到的是，那瘋子不知還會說出什
麼話來（連 「代夫報仇」這種話都說出來了），
不如把抽屜推回去，讓他繼續打鼾的好。

兩人心意一致，齊聲喝： 「你躺下。」
那大漢震動了一下，倒也聽話，果然直挺挺

地躺了下來，可是雙眼仍然睜得老大。良辰美景
正想掠過去把抽屜推回去，忽然那大漢大長歎一
聲： 「你再也想不到，有一件事，我好後悔，那
是我一生之中唯一的後悔事。」 （二十二）


